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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论 宋 代 妇 女 与 佛 教

金 建 锋

（江西教育学院 中文系，南昌 ３３００３２）

　　摘　要：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
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

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

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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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最高统治者对佛教既提倡又适当限制，
认识到了佛教对于巩固统治的辅助作用，因为

“佛氏之理，有裨政治，普利群生”，而统治者完全

可以控制佛教。在儒释道三教合一趋势下，佛教

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

活。许慎《说文解字》：“妇者，服也，从女持帚洒

扫也。”［１］妇女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中国封建社

会，深受“三从四德”等思想的灌输，所以妇女在

男权社会基本处于附属地位，但作为一个特殊的

社会群体，以各种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信仰佛教，

她们的佛教生活在宋代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可

以说宋代妇女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影响。

有关宋代妇女的研究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在国内外学术界日益成为多学科的关注点，但大

多局限在文学、社会地位、婚姻生活、服饰等方面，

而对她们的佛教生活方面关注尚少。

　　一、实践：置身佛海

　　由于佛教的世俗化，宋代皇室阶层、士大夫阶
层、民众都能从各个方面接触到佛教。宋代妇女

的社会地位在男权强化之下，思想进一步受到压

抑，所以无形的痛苦比男性更多，她们不能像男性

通过做官立业、饮酒赋诗、交朋会友等来消除，所

以信仰佛教的妇女不计其数。《宋会要辑稿·道

释》一之一三记载，真宗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全国
“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

百三十九人。”［２］南宋高宗偏安之时，周?《清波

杂志》卷七“僧道数”条记载，全国“道士一万，僧

二十万，乃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礼部注簿之
数”［３］３１２。第一则文献可看出北宋僧和尼人数情

况；第二则文献虽没直接指出南宋尼姑数量，但是

按照一般僧尼比例来说，尼姑为数也不会少。然

大部分宋代妇女限于世俗的压力不能遁入空门，

她们尽管有着生活环境和文化修养的差异，但是

有共同的一点是一心礼佛，参与佛教有关的事情。

　　宋代妇女信仰佛教群体大致分为三类：（一）
与皇室相关的妇女，包括皇帝的母亲、后妃，亲王

的嫔妃，公主、郡主、宫女等。（二）与士大夫相关

的妇女，包括士大夫的母亲、夫人、女儿等。（三）

与平民相关的妇女。虽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妇女

是宋代妇女佛教信徒中的主力军，但流传文献较

少，相反前两类群体所存较多。

　　太虚法师在《中国佛学》开篇云：“佛法由梵
僧传入，在通俗的农工商方面，即成为报应灵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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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语之隽

朴、品行之甜逸、生活之力俭，遂形成如四十二章

经、八大人觉经等简要的佛学……如此适于士人

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禅之特质。”［４］此

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同的群体对佛教有不同的相

对应需求，此虽就士人而言，但也可推及妇女群

体。宋代许多妇女选择了信仰佛教，如此就涉及

与之相关的实践问题，信仰是要通过实践表现出

来的，因为妇女们的出发点、虔诚度，甚至对佛教

的需求各有倾向，所以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

多种多样，但时有并存。

　　（一）出家为尼
　　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孝道社会，出家为尼是信
仰佛教最直接最彻底的一种方式，受到的来自社

会的阻力也最大，但是还是有很多妇女坚持自己

的追求选择了出家为尼。如嫔妃公主有太宗第七

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

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在

真宗不支持的态度下还“坚乞之”，最终得到允

许，“进封吴国，赐号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

都城之西，额曰‘崇真’”。同时，“藩国近戚及掖

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

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５］。还有如

士大夫之女，《云卧纪谈》卷下：“无际道人，乃张

侍郎渊道之女。超宗道人，乃刘侍郎季高犹子之

母。其于大慧老师之门俱受记
!

者……初，无际

居家，日有相者过之，曰：‘此宝座说法之人也。’

后果为尼，名慧照。晚，继其落发师资寿无著之法

席。”［６］此文详细地交代女尼无际道人的家庭、入

道机缘等，表明宋代上层妇女文化素养较高和佛

教对上层妇女的深刻影响，无疑能扩大佛教在妇

女群体中的接受。还有部分妇女活着时不能如

愿，死后遗言出家为尼。《倦游杂录》载：“熙宁中

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庆国夫人郑氏，临终遗言，

乞度为女真。敕特许披戴，赐名希真，仍赐紫衣，

号冲静大师。”［７］

　　（二）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
　　许多宋代妇女信仰佛教之后，虔诚并且热情
地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如“浴佛节”是农历

四月初八，是佛祖的生日，具有佛教信仰的宋代

妇女热情高涨，积极参与其中。她们精心准备，

竞相出门庆祝，去寺院争求浴佛水。金盈之记

载了宋代女性参加浴佛活动的盛大景象：“浴佛

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国寺是会独甚。常年平

明，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观者，莫

不蔬素。”［８］

　　（三）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
　　这类方式是佛教大力提倡的布施功德之一，

对经济状况较好的妇女们来说也是常用的获取心

理安慰的一种便捷的慈善方式。如韩元吉《南涧

甲乙稿》卷二二《太恭人李氏墓志铭》：“闻郑夫人

欲饭浮图氏且千万，久而未偿。夫人曰：是亦吾夫

之愿也，顾不能遽集。因以田施疏山白云僧舍，俾

收岁租以为饭僧之数，凡六年而后毕。方建炎乱

离，夫人家隔绝，道经泗州僧伽塔下，炷香于顶，祈

与父母相见而死，未几家问果至。”［９］李氏礼拜供

养佛教长达六年之久，其后建炎之乱，家人流离失

所，夫人途经泗州僧伽塔时，便烧香祈祷希望可以

与家人相见，最终果然如愿以偿。可见，墓志铭宣

扬了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赞扬妇女的善行。此类

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妇女的慈善活动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多数妇女把此类方式作为替自己或

家人积德增福报的一种重要举措，在她们眼中，慈

善活动带有现实和宗教的双重意义，这就使之热

衷投身其中。

　　（四）烧香念佛、刻写经书
　　许多信仰佛教的女性囿于家庭等原因不能出
家为尼，但是她们的生活基本与出家人一样，只不

过少了件僧衣而已。如韩琦《安阳集》卷四八《故

安康郡太君陈氏墓志铭》：“性仁慈，信奉释教，诫

不害生物，每见穷悴、可怜之人，必亟自损刻而振

施之。遇尊长讳日，则先期斋洁，躬诵佛书，以严

追荐。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１０］册１０８９，５２５又如

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七《跋徐夫人所书〈华严

经〉、〈梁武
"

〉》：“郁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

人，宣和间刑部侍郎讳敷言之女，潜心内典，学虞

世南书。尝手写《华严经》、《梁武
"

》，皆终部帙，

所谓妇人身得度者。”［１０］册１１４７，５０１徐氏书法好，信仰

佛教，就想到了刻写经书，也说明宋代信仰佛教的

妇女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佛教贡献自己的

才智、财力等。

　　（五）死后葬于佛寺、火葬
　　中国传统的封建丧葬制度是夫妻合葬、土葬，
但佛教传入中国后，新的丧葬方式也随之传入，影

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如马纯《陶朱新录》记载：

“内宫人有物故者，皆殡奉先寺，四时遣中使致

祭，岁久，立冢累累相望。”［１０］册１０４７，２０５许多内宫人

（女性）卒后，并不是按照土葬，而是先殡于佛寺。

有些地方更为直接，《清波杂志》卷一二“火葬”条

记载：“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

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男

女骸骼，淆杂无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

出，畚贮散弃荒野外。”［３］５０８此处江浙一带，宋代男

女死后很多实行火葬，可以说有土地紧张的原因，

但同样可看出佛教丧葬影响了社会风俗，冲击了

传统丧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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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研佛书、通佛理
　　有些妇女并不是简单地吃斋念佛，而是在接
受佛教之后对佛理有一定探究。如强至《祠部

集》卷三五《赠卫尉卿梁公夫人李氏墓志铭》：“夫

人喜释氏书，且深探其理，能颓然委顺，不惑于死

生之际，岂非效与？”［１０］册１０９１，３９３李氏对佛理的探究

及其对人生的态度，让撰写者发出值得仿效的感

叹。还有一些妇女甚至能直探佛理，融会贯通，放

弃形式上的诵佛书，如陆佃《陶山集》卷一五《寿

安县君张氏墓志铭》：“夫人旦辄蔬食，读西方之

书，见其理，前此一日，笔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谓佛

须心解，而经不必多读。”［１０］册１１１７，１８５这类信仰佛教

的宋代妇女对于佛教理解的基础上有自己的独立

思考，并不是简单停留在佛教的表层，而是在深层

次的方面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二、原因：机缘促合

　　宋代妇女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探
讨她们信仰佛教的原因，是深化认识不可或缺的。

也应明白一点，即她们信仰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

往往是具有某几个方面的综合。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一）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佛教
教义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理论为世人提供了

新视野，胡寅《斐然集》卷二《悼亡别记》：“自佛

法传入中国，以死生转化，恐动世俗千余年间，特

立不惑者，不过数人而已。”［１０］册１１３７，５５５可见连宋代

士大夫都陷入佛教之中，更不要说宋代妇女。久

病自然与死亡联系起来，由于当时医学不发达，宋

代妇女往往会求助于佛教福佑，袁说友《东塘集》

卷二《惠夫人墓铭》：“事父母敬，长而孝益谨。

父尝有疽疾，君忧甚，不自省食，息事候伺，亲侧膳

服药饵，悉躬之。病未间，则焚香泣下，暮夜致祷，

不知夕之。竟也居亡（通“无”），何疾疗人，谓孝

敬之报宜如此。后十年，而罹父丧，哭泣尽哀，刻

经文曰数十卷，却荤茹久不复。”［１０］册１１５４，４０２惠夫人

因父亲有病以佛教行为焚香祷告、念经文、不茹荤

腥等来祈福。

　　（二）受家庭影响
　　许多宋代妇女从小就喜欢读诵佛教书籍，并
且亲自实践。大凡一个人从小接受某种信仰或者

知识，一般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至少是与其密

不可分的。如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四《宋故秦

国夫人王氏墓志铭》：“自少喜诵佛书，晨香夜灯，

不避寒暑。晚益精练，感通佛祖至神交于寝寐之

间。一夕，梦僧人扣门求馆?，黎旦有鬻十六罗汉

像者，视所画肖焉。售之不计其直。以至廪恤贫

乏供施佛僧，捐弃金缯，殆无虚。月持律严甚，未

尝杀生物供馔。”［１０］册１１３５，４３６秦国夫人王氏自少喜欢

读诵佛书，长久坚持，晚年甚至有多次灵验的感通

行为，如一夜曾梦僧人扣门求布施，次日恰好就有

人叫卖十六罗汉像。心灵感应的机缘巧合，促成

了她更加虔诚地信仰佛教。还有她的大方捐赠，

无疑受到了家族的支持。又如刘窸《彭城集》卷

三九《金华县君范氏墓志铭》：“君晚而为浮屠、老

子之学，精志勤力，将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闻而

悦之，相与一意戒警，不怠。”［１０］册１０９６，３７７此处很明

显，范氏信仰佛教是受到丈夫的影响，并共同

信仰。

　　（三）弘法僧尼的引导
　　佛教为了扩大影响，在各个阶层进行灵活多
样的弘法活动。在宫廷，皇室会定期有讲法活动；

士大夫家族，特别是信仰佛教的家族，会不定期邀

请一些高僧大德对家族成员进行讲法；而下层信

众，大多只能去寺院或者接受一些游僧的讲法。

很多对于女性信众的讲法行为，大多是由尼姑来

实行，这也是佛教传播中的一个针对性的措施。

因为尼姑作为女性，与女性信众有着共同交流的

基础，在礼法社会，与女性信众的沟通也较男性容

易，更便于作女信众的精神引领者。为了传教的

需要，也为了弥补闺门中女信众活动的局限，她们

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出入信徒家中，作为女信众

的精神导师。如苏轼《东坡全集》卷八九《朝云墓

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

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

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

之东南……盖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

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伽蓝是

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１０］册１１０８，４４１可见苏轼的侍

妾王朝云跟从比丘尼义冲学习佛法经义，朝云信

仰佛教至死。

　　（四）看破红尘
　　佛教是解脱的、出世的学说。一些宋代妇女
因不同原因产生厌世情绪，从佛教那里寻求到了

精神慰藉，所以信仰佛教。刘克庄《后村集》卷四

一《张硕人墓志铭》：“未三十，即厌世味，修禅观。

尝有闻于清道者济书记。暮年数偈，融悟透彻，解

外胶，见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虽大浮屠、老居

士未必能也。”［１０］册１１８０，４５６张硕人可以说是一位由厌

世进入佛教，并对佛教有所深刻理解的女性代表。

又如《宋诗纪事》卷九四“无著”载：“无著，丞相苏

颂女。年三十出家，参大慧，得悟，号妙总禅师。

绝句：一叶扁舟泛渺茫，呈桡舞棹别宫商。云山海

月都抛却，赢得庄周蝶梦长。”［１１］无著是南宋著名

的女禅师，丞相之女，有诗才。《佛祖统纪》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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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有描述，她虽然已婚，有儿有女，但始终不乐

于尘世生活，三十岁时终于争取到出家为尼的资

格。后来，她追随过真歇清了、大慧宗杲等当世禅

师，与当时名公世卿也有交往，自己也成为一位享

有盛誉的女禅师。

　　（五）妇女守节
　　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对女子是说对非常不合
理的，虽然守节原因有被迫的、也有自愿的，但是

不管怎么样，守节对女性来说对肉体和精神的痛

苦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以信仰

佛教方式来守节，这就为摆脱守节痛苦生活带来

了心理安慰和支撑。如《宋史》卷二四二《周贵妃

传》：“周贵妃，开封人，生四岁从其姑入宫，张贵

妃育为女，稍长遂得侍仁宗，生两公主，帝崩。妃

日一疏食，屏处一室，诵佛书，困则假寐，觉则复

诵，昼夜不解衣者，四十年。”［１２］８６２３这位周贵妃也

许限于皇室身份不得不守节，但是信仰佛教守节

至少可以避免残酷的宫廷斗争。又如范祖禹《范

太史集》卷五一《右屯卫大将军妻吉安县君杨氏

墓志铭》：“屯卫早逝，君年始二十，母悯其孀独，

欲夺志而嫁之。君泣而不许。母怜其节，不强也。

自是屏簪珥，斥铅华，衣服无文采，晨起扫，一室熏

洁，诵佛书。柔日必斋素，终老不厌。”［１０］册１１００，５４２虽

然母亲想让杨氏改嫁，但她不愿意，以信仰佛教守

节，获得了世人的尊重。

　　（六）求子和求富贵等
　　有些妇女不能生育或者想要生育男孩，所以
中国的送子观音信仰普遍。也有一些妇女为了子

女富贵幸福，希望得到佛祖的保佑，信仰佛教长久

不懈。如《宋史》卷二四三《韦贤妃传》：“韦贤妃，

开封人，高宗母也……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

有小妾言，见四金甲人执刀剑以卫。太后曰：‘我

祠四神谨甚，必其阴助。’既北迁，常设祭，及归，

立祠西湖上。”［１２］８６４３此文可见，宋高宗之母信仰佛

教是为了保佑其子，所以把其子的成功归因于佛

教等。

　　三、影响：润世无声

　　宋代妇女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她们
之中很多信仰佛教，自然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

己、周边人和社会。宋代妇女与佛教信仰是相互

影响的。宋代妇女通过信仰佛教影响自己、周边

人、社会，而佛教通过宋代妇女的信仰得到了弘

扬，扩大了影响。

　　（一）对自身的影响
　　宋代一些妇女在信仰佛教之后，往往会反省
自身，无形中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和自身修养。朱

熹《晦庵集》卷九三《宜人黄氏墓志铭》：“初好佛

书，读诵拜跪，终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

在是也，无愧心足矣。’”［１３］但是，宋代也有些妇女

在信仰佛教一段时间之后，对佛教有所了解，放弃

佛教信仰，如袁燮《薭斋集》卷二一《何夫人宣氏

墓志铭》：“中年晨兴诵道释书。一日慨然曰：‘虚

无之言，诵之何益？孰若吾圣经，修身齐家之道具

在其中乎。’观程氏遗书，则曰：‘义理之同然者，

固如是。’”［１４］虽然何氏先信仰佛教，后来学习儒

书之后就放弃了佛教，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佛

教对提高宋代妇女自我认识水平和自身修养的

体现。

　　（二）对周边人的影响
　　女性在家族中的身份可能是祖母、母亲、媳妇
等，她们的言行必然影响到身边的家族成员，有不

少宋代妇女带动了家族成员的佛教信仰。如楼钥

《攻?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奉

佛素谨。甫三旬。已阅《大藏经》，取《龙龛手鉴》

以正奇字。越国（按：外祖母）尝再诵及半，又与

二舅补之。近年犹作梵呗，时举因果以示人。晨

餐以前无非佛事，寒暑如一。”［１０］册１１５３，３２５楼钥是南

宋著名的学者型的官员，明州楼氏家族是个信佛

家族，这里可以看出楼钥的母亲、外祖母都信仰佛

教，她们自然而然会带动家族成员信仰佛教，所以

楼钥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

　　（三）对社会的影响
　　其一，多以功利和实用为主。佛教的道德伦
理色彩是十分浓厚的，重视人的价值实现，重视人

的个人道德修养。比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止恶

扬善、慈悲为怀、仁孝、因果报应等的道德意识，这

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许多信众包括妇女信仰的

原因之一。但从另一方面看，佛教的功利和实用

性给了人们更大的吸引力。宋代妇女信仰佛教很

多看到这一点，特别是下层妇女。她们中有些人

是由于家境贫寒，出家到寺院中去寻条活路；有些

人是遭遇家庭变故，对世俗产生厌倦，看破红尘，

信佛寻求内安静；有些人由于疾病、求富贵等原

因，对佛产生向往之心。要之，她们信仰佛教是向

佛有所求，这也是中国人信仰佛教的功利和实用

体现，俗话说“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

　　其二，无形中抬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佛教在
积极方面而言，“不可避免地使妇女在婚嫁的决

定中和夫妇生活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事实上，

佛教的婚姻观接近于把男女视为平等的观

点”［１５］，这就为妇女在社会、家庭中争取个人自由

和社会权利提供了理论支持。如范祖禹《范太史

集》卷四六《皇族墓志铭》之《左承议郎妻崇
#

县

君宋氏墓志铭》：“君性静慧，喜翰墨，博诵浮屠

书，戒家人不杀生物。初群居，族人会庙中，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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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妇家故薄，今奉孀姑，缝衣

裳外，不敢及其它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谐女诸

妇必以君为言。”［１０］册１１００，４９３宋氏信仰佛教，待人接

物以佛教标准为之，获得家族尊重，并以佛教节俭

观来阻止了奢侈之风。

　　其三，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批判。宋代妇女
信仰佛教，有许多出家为尼，是比在家信众更为投

入佛教活动的群体，她们经历剃度、守戒、绝欲、离

家等，成为不受传统礼教约束的人。因此她们不

用按照社会既定女性身份去塑造自己，也拥有更

加自由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动机会。一些士大夫

提出了若干批判观点。如袁采在《袁氏世范》卷

下《治家》：“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

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

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１０］册６９８，６３５此文

可看出，以袁采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尼姑等妇女看

成引诱良家妇女不良的原因，所以禁止进入其家。

又陆游《渭南文集》卷三三《青阳夫人墓志铭》：

“自周以降，礼教日衰。为女子者，不闻姆师之

训、图史之戒，闾巷尼媪，交煽其间。非天资淑柔，

则悖骜嚣昏，贪黩悍骄，不复知供养、祭祀，为妇职

者，固其所也。”［１０］册１１６３，５６３陆游的批判也是因为尼

姑之流引诱妇女不遵守封建礼教对妇女所要求的

职责而来赞誉青阳夫人不受其惑。不可否认，宋

代确实有少部分不良尼姑违背佛教戒律，破坏社

会风气，但同时也正说明宋代妇女信仰佛教影响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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